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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英同志的自传体作品在付梓之前， 我有幸先睹为快。 近百个

小节， 每一小节都是一个或喜或悲、 可乐可忧的故事。 娓娓讲来，

令人怡情养性， 受到启迪， 获得教益。

这是一位妇产科医生曲折并富有时代特色的传奇经历。

世英同志青少年时期从中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同时入军医

学校学习， 从那时起， 便离开天府之国温馨的家庭和慈爱的父母，

毕业后分配到云南边疆某陆军医院， 成为一名军医， 后成为妇产科

专业造诣较深的专家， 在临床实践中作出了贡献。 除了在部队医院

为军人服务外， 还深入边疆， 为少数民族诊、 治疾病。 更让人惊叹

的是她曾在海拔三千米的高山上， 用简易的手术器械剖腹取胎成功，

挽救了一对母子的性命。

她毕业后担任军医不久， 便在一个个政治运动的旋涡里接受洗

礼经受锻炼。 “反右” “反右倾” “四清”， 每一次政治上的折腾，

都有阴影将她笼罩， 但她凭着正直的性格和一颗纯洁的心及敏锐的

洞察力， 最后总是有惊无险， 渡过一道道难关。

是非颠倒的 “文化大革命”， 真善美遭摧残， 假恶丑大泛滥。 从

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 千百万善良的人在劫难逃。 她和一大批学有

专长的技术骨干， 按照 “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的 “最高指示”， 被

迫从部队复员， 回到巴山蜀水故土。

只要有才能， 总有施展的地方， 山城重庆的父老欢迎她。 她在

601厂职工医院继续担任妇产科医生工作， 并把一个只能看简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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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
悠 诊、 只能接顺产的妇产科， 发展成能诊治疑难病症、 处理各种难产

并可施行多种手术的技能全面的科室， 更加受到广大患者和群众的

爱戴。

数十年来， 她亲手接生的婴儿数以千计， 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

娴熟的技术， 无一例婴儿死亡。 正如一位患者对她说： “你走到哪

里， 哪里就是妇女的福音。” 这句话她一直用来鞭策和鼓励自己。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 在将近花甲之年 ， 她又赴海南闯特区 ，

以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海南人民服务， 实现自己的人

生价值。

陈鸿钧

2008年5月16日

（陈鸿钧同志系原云南省军区宣传处处长， 大理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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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英表姐从医数十年， 于古稀之年不遗余力地完成了她的力作

《悠悠岁月》 （以下简称 《岁月》）， 在该书即将付梓之时， 嘱我作

序。 凭她的社会交往， 请名人、 名家轻而易举， 可她执意要我写上

几句。 我不只是迟疑， 已有些惶恐了！

静思起来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两家世代交好， 有几代人的情谊

和文化渊源。 《岁月》 文章流畅， 娓娓动人， 读时令我禁不住潸然

泪下。 由于是第一读者， 她执意让我写几句感言， 恭敬不如从命，

不可推托了！

展开 《岁月》 这个历史画卷， 让我感触良深的是作者在看似平

淡的诉说中， 所倾注的对人生的热爱。 尽管她出生在祖国灾难深重

的年代， 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 但她始终直面人生， 宠辱不惊， 对

生活充满希望， 对一切都赋予仁爱。 这与她出身名门， 自幼受到良

好的教育分不开。 她的外婆和母亲从小便教导她： “要做好人不做

坏人， 只办好事不办坏事。 办坏事想都不能想。” 日本飞机轰炸重庆

的惨景， 教她懂得了要爱祖国， 爱人民， 恨敌人。 抗美援朝， 她投

笔从戎， 后来虽未能亲赴疆场， 然而就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走

上了救死扶伤为人民奉献爱心的理想道路。 从此， 我们看到了在四

季如春的昆明， 在云南边陲那莽莽的山原， 在风景如画的洱海苍山，

在民风淳朴的阿佤山寨， 在山城重庆， 在嘉陵江畔， 在海南岛， 在

椰林龙湾……到处都有她的身影。 多少母亲经她的扶助战胜病魔，

起死回生； 多少婴儿在她的妙手下降临人间。 她不图名利， 默默耕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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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
悠 耘。 她最欣慰的是听到婴儿向人世报到的第一次哭声， 她觉得那是

呐喊， 那是唱歌， 那是新希望来临的号角， 那是人类延续的又一缕

曙光！ 伴随 《岁月》， 我清楚地看到了作者闪光的心路历程和对理想

的执著追求。 她自走上了医学专业道路， 便把爱心倾注人间， 脚踏

实地地掌握过硬的本领， 在临床实践中潜心研究。 她根据自身的性

格特点， 在内、 外、 妇科全面锻炼之后， 选择了妇产专业作为她终

生奋斗的目标。 从此， 我们便看到一位白衣天使在医院病房， 在山

寨里， 在篝火旁， 在密林深处， 在蝴蝶泉边， 到处都有她洒下的汗

水， 到处都能听到她甜美的笑声， 在阿佤山没有病床， 没有手术台，

设备简陋， 光线昏暗的条件下， 面对危急病人， 她不考虑个人名利

得失， 凭着自己的胆识， 熟练的技术， 以一切为治病救人的高度责

任感， 操刀剖腹， 争取时间， 挽救母子于垂危， 救出两条鲜活的生

命。 她没有在掌声中陶醉， 又向着下一个目标进发。 她从不吝惜自

己的知识， 深入边区， 举办培训班， 教出了新法接生员， 为缺医少

药的山村， 送去了知识和温暖， 增强了民族团结， 密切了军民关系，

为保卫边疆、 建设边疆作出了贡献； 她从不满足于现状， 不断进行

妇产医学难点的研究攻关， 因为在临床医学上一些独到的成果， 她

被收入 《中国名人录》 中。 多年军旅生涯和医学修养， 铸就了她不

老的性格。 她身心双健， 怀着一腔热血， 迈开双脚， 走出巴山蜀水，

闯进南海椰林。 她迎着改革开放的春天， 濒海临风， 呼吸着从八面

拂来的新鲜空气， 吮吸新生活的营养乳汁， 感受特区的开放意识，

开阔视野， 拓展思路， 燃烧起自己为医学献身的青春活力。

在 《岁月》 里我们看到了一位极力追求至高目标的平凡的人：

那是在孩提时代， 当她随保姆去买烟时面对一无人看守的烟摊突发

奇想： “要是拿走几包烟也不会有人知道” 时， 立刻以 “做坏事想

都不能想” 的家训约束自己。 长大后成了军人， 在一位 “棒棒军”

奔跑于山坡上替她去旅馆取回遗忘了的心爱之物时， 由一开始寄予

希望， 委以 “重托”， 到胡乱瞎猜， 进而失望， 最后在事实面前自感

惭愧的自我剖析。 那份羞愧， 那种升华， 不正是鲁迅先生在 《一件

小事》 里刻画的那 “小我” 的再现么？ 细读起来， 书中不乏此种事

例， 这些都是作者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内心深处的写照， 是她通向

心灵净化境界的深刻剖析。4



《岁月》 的作者是一位妇产医学专家， 一生有多项技术成果问

世。 她多才多艺， 爱好文学， 有较深厚的文学底蕴， 所以写来思路

清晰， 文笔流畅， 语言平易， 贴近读者。 平淡中蕴含着哲理， 叙事

里折射着人生， 读来真切感人， 意蕴悠长， 发人深省， 耐人寻味。

无疑是一股吹向心扉的清爽的风。 有人说： 文学作品从某种意义上

讲都是半成品， 另一半要靠读者完成。 此言极是。 就让我们来共同

品评， 欣赏 《岁月》 给我们奉上的一杯香茗吧！

沈联峰

2008年5月6日

（沈联峰系作者的表弟， 是一位水利工程研究员， 酷爱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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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近黄昏， 我依在窗前， 凝眸远眺。 天际那一抹殷红的晚霞，
镶着金边， 美轮美奂。 “夕阳无限好!” 蓦然， 我惊异地发现自己已年逾
花甲。 回首漫漫人生路： 跋涉过荆棘丛生的莽原山冈， 经历过惊涛骇浪

的急流险滩， 当然也曾有过春光明媚、 玫瑰花香飘逸的时光。 人生苦短！

在这 “为霞尚满天” 之时， 我能用什么去奉献给你———我的亲人， 我的

朋友， 我逝去的岁月？

于是我提起了笔。 往事悠悠， 思绪绵绵……

1936年秋天， 我出生在四川省一个古
老的城镇———垫江。 那是我外婆家。 一个

由三进院落组成的古朴而典雅的建筑群，

坐落在城西桥头。 大门直通大街， 后门紧

挨农田。 前院租给亲友， 后院由佃客长住。

外婆住中间大院， 这是比前院高出十几级

台阶的两层楼四合院。 小楼设计别致， 风

格中西合璧， 宽敞明亮， 楼下的套房就是

我呱呱坠地的地方了。 中院和后院之间，

有一个花果园。 外婆勤劳、 能干， 由她亲

手嫁接的良种橙子和柑橘， 累累果实挂满

枝头。 园中各种名花四季常开， 是我幼年

时嬉戏玩耍的乐园。 这一切， 在我幼小的

心灵中留下了十分温馨的回忆。

一抹殷红的晚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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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公英年早逝， 二十七岁的外婆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相依为命，

因是世家， 经济尚宽裕， 但大家庭中也常受到来自兄弟妯娌之间的嫌弃，

他们多次想逼外婆改嫁， 吞并家产。 那孤儿寡母度日的艰难， 可想而知。

外婆十分坚强， 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 将一双儿女抚育成才。 她是天

主教徒， 所以不辞遥远， 过 门， 出三峡， 去宜昌， 送我母亲到法国人

办的教会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后来我母亲和舅舅都学有所成， 成为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 将一生都奉献给教育事业。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 由于我的到来， 无疑增添了新的乐趣， 有了新

的希望。 外婆、 母亲、 舅舅他们三人都视我为掌上明珠， 以我为核心，

百依百顺， 真可谓除了天上的星星， 要什么都无不给予满足。

母亲常讲我小时候有趣的故事： 一两岁时， 我爱吃一种用面粉做成的像

月饼一样的甜饼， 我叫它 “圆圆”。

咬一口， 缺了， 不圆了， 我就不要

了 ， 要新的 “圆圆”。 这样缺角的

“圆圆” 便丢了一大堆。 舅舅后来想

了一个办法， 我咬缺的 “圆圆” 他

就吃一圈修成新的 “圆圆”。 我再咬

一口， 他再修， 常常是舅舅都吃饱了，

我还缠着他要他继续给我 “修”。

还有一次是闹 “刀儿匠” （自

称刀枪不入的强盗）。 垫江城当时筑

有城墙， 东南西北各开一个城门。

为了安全， 城门早上开晚上关。 有

一天， 我母亲进城到朋友家玩， 突

然闹 “刀儿匠”， 不等天黑城门就关

了。 我不足一岁还在吃奶， 母亲在

城内心急如焚， 我在家中哭闹不休。 舅舅抱着我在家团团转， 学瘸子一

拐一跛地哄了我一个晚上。 好不容易盼到天亮， 舅舅抱着我跑到城门外，

等城门一开， 母亲也早站在里边， 姐弟俩面对面， 哭笑不得。

我一岁多才第一次见到父亲， 因母亲生我以后就住在外婆家， 而父

亲还要继续在外谋生。 那时交通不便， 现在三小时的车程， 当时要步行

三天， 故不是每年都能回家团聚。 母亲常指着父亲的照片叫我喊 “爸

爸”。 每当别人问： “你的爸爸呢？” 我便拿照片指给问的人看。 当父亲

我的母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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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争取来的单人照。

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时， 我还是指着照片告诉父亲： “这是爸爸。”

我父亲昌献臣出身名门， 风流儒雅， 一表人才。 但少年不幸， 三岁

丧父， 六岁丧母， 靠他当年任忠州地方高官的舅舅抚养成人， 直至从四

川大学毕业。 他和我母亲是在中学任教时相识相恋的。 他不信教， 但我

母亲王崇芳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而天主教徒不能与教外人结婚。 为了爱

情， 为了和当年年轻漂亮又富有的母亲结婚， 我父亲违心地加入了天主

教， 但不笃信， 后来也常因此惹母亲生气。

母亲对上帝的虔诚， 必然要求于我， 两岁时， 就给我做了洗礼。 在

不知何为 “神” 的幼年时代我便成了天主教徒， 常由母亲带着到教堂做

礼拜。 金碧辉煌的教堂， 美丽的圣母和宽厚的耶稣， 还有长着翅膀的小

天使， 一幅幅巨大的油画和塑像庄严肃穆、 神圣祥和， 在我幼小的心灵

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母亲常给我讲天堂和地狱的故事， 她教我要做好人， 好人死后灵魂

升天堂， 那里有幸福和快乐； 不要做坏事， 坏人死后要下地狱， 在那里

要受折磨， 是痛苦的深渊。 坏事连想也不能想， 因为上帝无处不在， 你

心想什么， 上帝都会知道。 假若想了坏事一定要立即忏悔， 可以减轻罪

过。 这些我都铭记心中。 记得有一次家中来客人， 我跟着保姆去买香烟，

烟铺没人， 当时我想： “拿走两包也没人知道吧？” 但猛然想起母亲的话，

就像犯了错误一样心跳不已， 立即暗暗向上帝忏悔才觉心安。 在幼小时接

受的熏陶， 可以说终生难忘。 四十余年妇产科医生的经历， 经我手降临人

世的婴儿数以千计， 从未在我手中死过

一个， 有的出生时已奄奄一息， 但仍能

抢救过来， 真是不可思议， 冥冥中似乎

是母亲在支持我， 神灵在保佑我。

我三岁时离开外婆家， 随父母到了

重庆南岸精益中学， 那时父亲在那里任

教导主任， 母亲教绘画和音乐。 母亲常

把我抱在怀里坐在她膝上， 听她踏着脚

踏风琴教大哥哥大姐姐们唱歌。 于是我

学会了好多歌曲： “蝴蝶飞， 蝴蝶飞，

蝴蝶穿着五彩衣， 飞来又飞去……” 我

小时天真活泼， 大姐姐们常邀我合影。

照太多烦了， 不愿与大家合影， 要照单8



人照， 她们哄我： “可以呀， 我们两人一起照单人照！”

“不， 我要一个人照单人照！” 我坚持， 终于如愿以偿。

大姐姐们教我跳舞， 有一次在全校联欢晚会上去表演 “吹泡泡” 的

节目， 我唱着 “吹泡泡， 泡泡向上升， 轻风带你上天去， 停在云中莫动

身……” 边唱边跳， 惟妙惟肖， 博得满堂喝彩， 一时轰动全校！

但童年那段欢乐时光， 很快便被战争的烽火所淹没。

我五岁左右， 正值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飞机隔三岔五地轰炸重
庆， 有时俯冲下来用机关枪扫射无辜的平民。 有一段时间， 日机几乎天

天都来轰炸、 扫射， 空袭警报一拉响， 人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拥向防

空洞， 呼喊声、 叫骂声、 奔跑声， 嘈杂刺耳， 人们在惊恐万状中度日，

在水深火热中求生。 为躲空袭， 我有过几次刻骨铭心的历险： 那天， 我

正在家玩耍， 突然， “呜……呜……” 警报长鸣， 这是预防警报， 说明

日机快来了。 可是还不等大家收拾好东西往外走， “呜呜， 呜呜” 紧急

警报随着拉响， 这说明敌机临近。 慌乱之中我抓了一把小红伞打在头上，

冲出门自个儿向远处的防空洞跑去。 父母一扭头不见了我， 急忙赶了出

来。 父亲在前， 母亲在后， 一边追一边高声喊着我的小名： “筱丽！ 筱

丽！ 乖娃娃， 你在哪儿？ 别害怕， 等等我们！” 不见人影， 只见一把小红

伞在绿茵茵的荷叶中忽隐忽现， 但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爸妈急坏了， 紧

追上来， 见我坐在荷田边哭， 原来是摔了一跤， 一只小凉皮鞋不知掉哪

儿了。 爸爸只好抱着我， 牵着气喘吁吁的妈妈， 向防空洞跑去。 等空袭

解除之后， 几个男生帮着下田一路寻找也没见小鞋的踪影。 几个月后，

农民在收藕时才发现一只小凉皮鞋躺在枯萎卷曲的荷叶之中。

又一次， 父母带我到市中区朝天门一带去玩， 正在百货公司转悠，

忽听拉响了警报， 人们顿时慌乱起来。 我们想赶往江边乘船， 因我家在

长江南岸， 只要离开市中区就可脱离一些危险。 可是来不及了， 只见几

艘船上早已挤满逃难的人群， 船也缓缓离开趸船向江心驶去， 有人还急

一颗炸弹从天而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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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 着往上跳， 有的人被挤进了江
里。 一看过江无望， 父母只好

带着我顺着江边一条小路， 想

找一个避身之处， 先躲一躲。

走不多远 ， 见岩边有一土地

庙， 父亲先爬上去， 然后母亲

将我托起递给父亲， 等我们上

来后， 母亲怎么也攀不上来，

没办法， 只好站在岩边。 两次

警报过后， 许多架日机就扑过

来了， 在上空盘旋。 我们屏住

呼吸， 缩着脖子， 害怕极了。

突然 “轰” 的一声， 一颗炸弹

从天而降， 随之无数炸弹的巨

响声震得地动山摇……不知过

了多久， 终于平息下来， 我们

抬起头来一看， 噫？ 母亲也和我们抱在一起， 她是几时上来的， 不是怎

么也上不来吗？ 母亲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上来的。 解除警报过后， 只见路

边硝烟弥漫， 一些房屋还在燃烧， 担架上伤员在呻吟， 断垣中有死者的

残骸。 遍地是鲜血， 到处是瓦砾。 母亲怕我幼小的心灵受到刺激， 总用

手蒙着我的双眼， 但我要看路啊， 就在不远处还是让我看到了目不忍睹

的惨景： 三个血肉模糊的人横躺着， 一对年轻男女和一个和我差不多同

龄的孩子。 这是一家人！ 虽都已惨死， 却仍相互拉着手， 多像我们自己

一家啊！ 一阵恐怖袭来， 感觉我们离死神只是一步之遥。

离开重庆精益中学大约是在我不足七岁的时候， 那是因为父亲答应

一个叫沈士骅的亲戚， 回故乡忠县创办一所 “大道中学” 而举家回迁

的。 父亲很重亲情， 在精益中学时， 他才华出众， 课讲得好， 在学生中

有很高的威望， 也很受校长器重。 偶遇学生闹事， 他一出面总能很快化

干戈为玉帛。 精益中学是美国人办的学校， 校长要派他去美国深造， 但

他考虑我还小， 母亲又怀有身孕， 不愿这样扔下我们漂洋而去， 便把这

个名额让给了当时的总务主任。 世事难料， 这一让， 他俩的命运则有了

天壤之别。 20世纪70年代 “文化大革命” 后期， 那人从美国荣归故里，

受到重庆市政府的隆重接待， 巨幅标语， 多么荣耀！ 然而我父亲在那个

1941年， 五岁的我 （后排右 ） 与母亲
（前排左） 及两位学生大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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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却因被列为 “臭知识分子” “臭老九” 而饱受歧视， 遭受打击。 此

是后话。

离开重庆乘船到长寿后， 雇了几乘滑竿抬着我们走旱路回外婆家。

那时母亲怀着大弟弟。 母亲信神， 这个弟弟是她到慈母山的教堂去求来

的， 当时父亲陪着她， 还带着我。 记得一个外国神父在葡萄架下招待我

们， 拿来葡萄酒与我们共饮， 还让我尝了一口。

滑竿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缓缓而行， 轿夫们不时喊着号子。 前面呼：

“天上明晃晃。” 后面应： “地下水凼凼。” 这是前边的告诉后面的路况，

不直接说地而言天， 后者立即知道路上有水坑。 这些朴实的来自生活中

的语言， 那么含蓄， 那么诙谐、 有趣， 当时虽听不懂， 但事后却终生难

忘。 我悠闲地坐在轿椅中， 看路旁不断变换的山水秀色， 十分惬意。 偶

尔前后看不见父母的轿子， 心里又不由害怕起来： 万一轿夫把我抬跑了，

到哪儿去找爸爸妈妈呀？ 那种心境现在想来还十分忐忑。

走了三天， 终于回到了我盼望已久的外婆家。 轿还没有停稳， 只见

外婆已从院里迈着那双不太灵巧的小脚， 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 还有舅

舅、 舅娘， 那种高兴， 那种热情张罗的样子， 十分令人感动， 大家都沉

浸在乐融融的家的温馨之中。

欢聚的日子是短暂的。 几天之后， 父母便去忠州， 去创办那所中

学校。 我被留在外婆家， 走时， 他们哄我， 说母亲只去半个月， 很快

就回来。

“半个月是多少天？”

“十五天！”

“十五天是多久？”

舅舅伸出手掌， 连翻了三下， 又数指头给我看， 我才有点明白了

（当时我虽已读完小学二年级， 但因上学太早， 四岁就读一年级， 所以对

数字的换算还不太清楚）， 终于答应让父母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母

亲， 之后一天天难熬的日子似乎过了很久， 十五天早过了， 又不知数了

多少天。 我天天望着那十几级台阶下的前院大门， 望眼欲穿地希望母亲

能突然从那里进来， 我在思念和企盼中度日如年。 外婆家已不是前几年

的情形了， 舅舅娶了舅娘， 我也有了一个比我小三岁的表弟。 我感到有

点受冷落， 为什么外婆那么喜欢表弟？ 她是我母亲的母亲， 她应该像母

亲一样喜欢我呀！

暑假过了， 舅舅把我送到龙居士小学读三年级。 我不足七岁， 别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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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 读一年级我就读三年级了， 加上想母亲， 注意力难以集中， 学习成了苦
差事， 整天闷闷不乐。

终于有一天母亲回来了， 大着肚子进大门， 身后跟着一乘滑竿。 我

欣喜若狂， 当时的情形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 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表。 我

不明白， 半个月时间怎么这样长。 母亲怀着弟弟， 走的时候肚子还不怎

么大， 应该要多久肚子才这么大呢？ 难道真的是离开半个月吗？ 管它的，

重要的是母亲在我的身边了！ 她说学校已按计划办起来了， 父亲担任教

导主任， 她生了弟弟后再回父亲创办的那所学校任教。

没多久弟弟来到了人世， 生下来有八斤重， 胖胖的双下巴， 颈上也

堆满了肉。 一家人那份高兴劲可想而知。 只是到了晚上不让我挨母亲睡

了， 我抱着小枕头睡在外婆身边， 母亲不在这段时间我也挨外婆睡， 可

这晚怎么也睡不着， 越睡不着越嫌外婆穿着长衣长裤和套鞋挨着不舒服。

半夜了我还是抱着小枕头去到妈妈房间， 哭兮兮地站在床头要求睡在母

亲脚边， 起初不允许， 后来总算答应了， 我又在母亲的温馨气息中甜甜

入睡了。

母亲产假满了之后便带着我和弟弟去大道中学上班了。 这所中学是

利用一座名叫朝阳寺的庙宇改建而成的。 在我印象中， 和精益中学不同

的就是上下课不是吹号， 而是撞那庙里的大钟。 在这里， 我们住的时间

不太久。 父亲这人一贯治学严谨， 在教学质量、 教务管理等方面与校长

产生了分歧， 后来校方又违约不发给母亲产假薪水， 父亲终于忍无可忍，

一气之下， 离开他为之付出心血， 刚刚初见成效的这所学校， 带着全家

四口回了老家。

老家在哪里呢？ 在昌家沟。 但据说爷爷吸大烟败了家便投靠奶
奶娘家， 昌家沟已无处可去。 爷爷去世时父亲才三岁， 奶奶去世时父亲

才六岁， 就由舅舅 （我称舅公） 抚养直到大学毕业。 因此所谓回老家，

便是到舅公家所在的大将坡， 可此时舅公已去世。 据说他曾任忠州地方

老家在哪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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